Pelagianism 伯拉糾主義 世紀流行於西方教會的苦修（Asceticism{\LinkToBook:TopicID=161,Name=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運動中，伯拉糾可說是其中的領袖之一。他的神學思想有幾個特性︰強調人性是豐足無缺，不受亞當墮落（Fall{\LinkToBook:TopicID=446,Name=Fall}）*的影響，可以成就神的旨意；否認原罪（Sin{\LinkToBook:TopicID=1083,Name=Sin}）*的罪咎（Guilt{\LinkToBook:TopicID=531,Name=Guilt and Forgiveness}）*或敗壞由亞當（Adam{\LinkToBook:TopicID=105,Name=Adam}）*傳給人類（參歸算論，Imputation Theories{\LinkToBook:TopicID=622,Name=Imputation Theories}*）；受了洗的基督徒，均需有最高的道德及靈性操守，過完全聖潔的生活，因為這是神的命令；恩典不會，或很少給予我們內在能力去活出蒙神喜悅的生活。
事實上，伯拉糾主義從來都不是一個有組織的運動，也沒有因伯拉糾本人的思想而聯成一體；雖然如此，這個傳統的名稱仍是方便和可用的。「伯拉糾主義」現今已成了一個貶詞，泛指一切減低恩典、信心或屬靈重生之重要，只強調人為的努力、善行及功德之教義。
伯拉糾原是英國一位平信徒，約於主後400年為羅馬接納，成為苦修主義的教師；此外，他亦寫過勸勉人苦修的信、一些專書（包括合正統思想的Faith in the Trinity），和一本保羅書信的註釋。此等作品吸取多方面的營養，包括俄利根（Origen{\LinkToBook:TopicID=880,Name=Origen}）*、安波羅修註釋和奧古斯丁（Augustine{\LinkToBook:TopicID=171,Name=Augustine}）*。伯拉糾深深相信受造世界的秩序是美好的，反對任何思想貶低它，如摩尼教（Manichaeism{\LinkToBook:TopicID=762,Name=Manichaeism}）*；甚至耶柔米（Jerome{\LinkToBook:TopicID=653,Name=Jerome}）*較強烈的苦修主義，他都反對。伯拉糾認為神所給的其中一個恩賜，就是賦予人不容冒犯的自決權。儘管墮落使人有犯罪的傾向，遺禍後代；人受造的意志（Will{\LinkToBook:TopicID=1234,Name=Will}）*的各種能力（posse）雖受種種習慣、善忘或無知拖累，卻仍是神所造的；只需加上意志的行動（velle），便能把神的旨意變成事實（esse）。神為使人達到這目標，就透過律法（Law{\LinkToBook:TopicID=708,Name=Law}）*和福音（Gospel{\LinkToBook:TopicID=517,Name=Gospel}）*，把啟示與洞察力賜給人。我們經過歸正與受洗（信徒當盡之本分）後，神就施恩赦免我們過去的罪過〔與保羅不一樣，認為人是單單憑信心稱義（Justification{\LinkToBook:TopicID=670,Name=Justification}）*，其他一切都是多餘的〕從此以後，信徒就有能力發揮一切的潛能。尤有進者，他認為奧古斯丁在《懺悔錄》（徐玉芹譯，志文，1985）寫到因為面對罪而有失敗主義或宿命論，是毫無理由的。教會必須成為一個竭力追求完全的基督徒群體。
哥德人在410年進攻羅馬，使得伯拉糾及他的支持者分散，向南遷到西西里和羅馬管治的非洲地區，東部則散至巴勒斯坦。他的同工賽雷堤斯（Celestius）是第一個被教會譴責的伯拉糾信徒（迦太基，411）。他與伯拉糾具有相近的背景，卻更為急進，或許也是不及伯拉糾狡猾；他不智地冒犯了非洲早已接受的天主教信仰，說亞當未墮落前已是必死的，這思想只害苦了他自己。此外，他又說嬰孩接受洗禮，目的不在除去罪孽（因為人根本沒有原罪），只為接受成聖，或接受天國。伯拉糾於巴勒斯坦時公開放棄這些思想（415），結果獲兩個東方教父議會宣判為無罪。賽雷堤斯終於請求一個「敘利亞人」魯非諾（Rufinus）來為他辯護，說他是否認歸罪的傳襲。要請求這神祕人物（並非亞居里亞的魯非諾）來辯護，說明伯拉糾主義是一個多麼混雜的思想（與賽雷堤斯相反，伯拉糾本人就相信亞當若不犯罪，是可以活到永遠的），而且也曾深深受到東方思想的影響（雖然有人誇稱魯氏啟發了伯拉糾）。魯非諾不相信靈魂傳殖說（Traducianism{\LinkToBook:TopicID=1172,Name=Traducianism}）*︰謂靈魂一如身體，俱為父母所生，故亞當之墮落是使人一生下來即有罪（參靈魂的起源，Soul, Origin of{\LinkToBook:TopicID=1101,Name=Soul, Origin of}*）；因為此說可引伸原罪論。他對俄利根{\LinkToBook:TopicID=880,Name=Origen 俄利根}*的批評也是相當尖銳的。在整個伯拉糾辯論中，反對俄利根的思辯式教義，特別是其靈魂先存說，是一股重要的暗流。
至終導致賽雷堤斯及伯拉糾被定罪，奧古斯丁及一班非洲主教占了決定性的位置。418年舉行的迦太基會議判下面的教訓為應受咒詛的︰認為亞當之死非因受罰，乃是死於自然；否定嬰孩洗禮，以及由亞當傳來的原罪，不相信新生的要經過洗禮才可以洗去原罪；把稱義之恩典限於只能除去過去的罪，不接受它可幫助人避免將來犯罪的性質；認為恩典只能啟發人的悟性，不能在其他方面幫助人對付罪，也不相信神的愛會植根在人心中，能使人喜歡及順服神的旨意；以為恩典只能使人更容易成事，沒有它人仍然可以做得到，只是多些困難而已；最後是否認約翰壹書一8～9和主禱文的含義（「免我們的債」），認為其目的只在強調人其實是無罪的。
伯拉糾終於在418年被祝西美教宗（Pope Zosimus, 417～8）定為有罪；在此事上，非洲教會的壓力有重大的影響力。當時只記錄了一部分的議決，但其中卻肯定亞當把罪傳襲給普世的人，叫人人都陷於罪的網羅，只有洗禮能叫人離罪，對嬰孩和成年人都有同等效力。431年在以弗所召開的第三次大公會議更宣告，凡與賽雷堤斯有相同意見的，都會被定罪。
一組由伊克拉農的猶利安（Julian of Eclanum，約386～455）領導的意大利主教拒絕接納祝西美的判決，他並致力為伯拉糾思想辯護，與奧古斯丁展開激烈的辯論，直到奧古斯丁過世為止。我們現今得閱猶利安的斷稿殘章，主要是存於奧古斯丁的回答中。此外，尚存的約伯記、何西阿書、約珥書和阿摩斯書的註釋，很可能也是出於他的。
這期間的爭辯其實對奧古斯丁的思想發展及闡明更為重要，這又引到一個反奧古斯丁的浪潮，誤稱為半伯拉糾主義（Semi-Pelagianism{\LinkToBook:TopicID=1069,Name=Semi-Pelagianism}）*，猶利安的思想反倒沒有什麼新意了。他認為奧古斯丁稱人被罪捆綁的思想，是出於他那無可救藥的摩尼教；他又把伯拉糾的思想組織起來，使他成為比伯拉糾或賽雷堤斯更難應付的人。在他與奧古斯丁辯論的過程中，更重要的題目是︰預定論（他稱奧古斯丁的神是不公義的）、受洗後的基督徒仍然捲入有罪的性慾邪情，以及因為與淫亂的伴侶行房而傳播原罪。
伯拉糾主義迫使天主教會正視一些先前在東方教會爭辯中忽略的問題，因而能夠清晰教義，重申立場，使人不致像以前般誤解一些教義。現代研究為伯拉糾翻案了，我們現在知道伯拉糾主義者不是個道德家或人文主義者，承認他們的宗教動機是嚴肅的，而他們宣稱是忠於早期的傳統（都是一些不清晰的地方）也是真實的。但伯拉糾對亞當墮落的影響和恩典這兩方面的理解，都是不合聖經的。不過教會一方面排斥伯拉糾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不完全認同奧古斯丁對他的反駁。
另參︰半伯拉糾主義（Semi-Pelagianism{\LinkToBook:TopicID=1069,Name=Semi-Pelag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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